
2025年4月22日
星期二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Literature&Arts

沧桑羊子山
□孙丹木

提起羊子山，人们自然会理
解为是绿草如茵的牧羊山坡、山
峦，但要说在一片高楼林立、街
道密集平坦的区域内，有两条以

“羊子山”命名的路（即羊子山
路、羊子山西路），就有点意外
了，这也难免引起人们追根问
底，问其羊子山的由来。

对于羊子山街名的由来，以
及让人惊叹的古蜀遗址，早有一
些专家学者和少数成都人知晓，
只是由于羊子山早已在城市建设
扩张中失去踪影，但即使这样，除
了专家学者，关注羊子山、探索羊
子山的热心人也并不少。笔者也
对羊子山产生了兴趣。

羊子山遗址的位置在今天
的昭觉寺南路西北面羊子山路
和羊子山西路范围，属于成华区
管辖地域。其中古蜀祭坛遗址
的具体位置，大致位于羊子山路
5 号-附 4 南 50 米，靠近洪山南
路、赤虎桥东路、驷马桥街和升
仙湖北路。从靠近洪山南路来
推断，羊子山及周边地带在古代
还真是山（当然只是小山坡），而
且不是山的历史至今不过百
年。为什么取名羊子山？当地
人的说法羊子山早年也叫升仙
山，一个很吉祥的地名，后来这
小山坡上成了羊群满山的牧场，
人们就名副其实地又习以为常
地称其为羊子山了。

羊子山的挖掘始于修建宝
成铁路之时，铁路建设者挖掘路
基时发现了古代文物，经考古工
作者介入进一步发掘，不仅挖出
从远古至明清时期各种珍贵文
物，还惊喜地发现古蜀建筑遗址
——即用泥土夯成用于祭祀的
祭台，祭台成四方形，每边约100
米共三级，每级高 4 米，总高 12
米。整个祭台雄伟大方，颇有气
派。祭台经考古工作者考察鉴
定，确定为古蜀王带领群臣及
百姓在重大节日庆典时祭天
地、祭神明的神圣高台，它的修
建时间约在商代晚期，距今已
有 3000 多年历史，这是成都地
区当时发掘的与后来发掘的金
沙遗址同时代的唯一的地面建
筑（当然，发现它时并非在地
面，而是在发掘众多墓葬文物
的下层）。由此可见沧桑巨变、
移山倒海的威力。

2012年4月1日，《华西都市
报》登出《城北羊子山旧址比金
沙还老》一文，进一步证实了羊
子山的非凡历史。该文称：“出
驷马桥往北约1公里，在川陕路
的左侧，曾有一个被专家学者认
定为是建于商末、废弃于秦代、
用于沟通天人的祭祀土台，由于
就在羊子山坡上，便以此命名。”

文中还说，人们是在1952年修建
宝成铁路的时候，发现的羊子山
土台，据说这还是当时全国发现
的同时期祭坛中最大的一个。
到 1956 年又发现了 5 件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实物遗迹。这便可
以把成都先民在这里生活的时
间至少推算到公元前1万年，也
就意味着它比宝墩、三星堆、金
沙还要早，也就是说在羊子山发
现了古蜀国最早的遗物、遗迹。

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土台
废弃后，这里竟然成了历代人的
葬坟处，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共
发掘、清理了战国、汉、晋、魏、唐、
宋、元直到明代墓葬211座，特别
是编为172号的战国时期的木墩
墓出土文物众多，尤为珍贵。在
古墓中清理出石器、青铜器、漆
器、陶器、铁器等大量文物，这些
文物包括兵器、容器、烹饪器、量
器等各种用于战争和生产生活的
器具——真是堪称“地下古墓博
物馆”。这样说来，羊子山不是也
应该像宝墩、三星堆、金沙那样修
建博物馆，把这重要的遗址保护
起来吗？

继续探究，才知道在发现羊
子山土台一年以后，这里便建起
了一个砖瓦厂，虽然在挖土烧砖
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古迹文物，
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土台就
不复存在了。

对于羊子山古蜀遗址的来
龙去脉，从成都市广播电视局总
编室主任任上退休的郑光福先
生了解十分清楚，我最近读到他
的文史著作《岁月留痕》书中，有
4 篇文章写道他经历、采访、记
录、发表的发掘勘测到的大小羊
子山遗址文物的全过程，从他的
记述和引用的考古专家报告中，
我对大小羊子山（后来才知大羊
子山近处还有个被称为小羊子
山的土堆，而成都最早出土的大
汉墓葬是从小羊子山挖出的）文
物、遗址的发掘过程、发掘成果
和结局有了明晰的了解。

郑光福先生在文章中透露，
在羊子山古蜀遗址发现后，省市
有关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大学
学者等资深人员及时介入，在深
入现场发掘考察获取大量珍贵
文物的同时，写出了大量工作报
告、学术文献，只是后续工作未
能做彻底，那个震惊考古界的祭
台没能保存下来……那个年代，
能做到如此就很不错了。幸运
的是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羊子
山出土的大量文物现还收藏在
四川博物院和重庆等地的博物
馆中，让热爱历史古迹的人们多
少还能从中感受羊子山那种令
人屏息惊叹的厚重历史。

大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
翻译家贺麟((1902年—1992年)的
故居离五凤古镇约有3公里。

在成都年末多雾的时节，我
特意去贺麟故居观雾。

为什么我要去观雾？首先是
不懂哲学的我觉得哲学有点玄，

《现代汉语小词典》对此的解释
是：“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
的学说。”其实是成都冬天多雾，
山环水绕的五凤更是。另外，我
特别感兴趣的是，贺麟故居的雾，
对大哲学家贺麟从小到大，有些
什么影响？

贺麟故居很是幽静，由三个
并列的院落组成，典型的川西民
居式样。主体建筑占地约一千平
方米，都是老房子。故居一角的
小楼可以住宿。我放下简单的行
李，便很有兴致地四处细细打量
起来。这些老房子是1783年修建
的。贺麟故居的老房子与我所见
过的老房子都不同。在我见过的
老房子中，包括气冲斗牛的故宫
中那些皇室住过的房子，无不院
墙高、窗户少或窗户逼窄，室内光
线昏暗。而贺麟故居则大不一
样，墙都不高，3 个院子都很大。
故居一共有4个陈列室。

最引人注目的是“贺麟生平
事迹陈列室”。这里陈列着贺麟
先生平生一些重要的、极有代表

性的著作和极珍贵的手稿；我注
意到其中的四句话：“心为物之
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
物为心的表现。”这四句话，显然
是其中之精髓，高度概括了物质
与精神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言
简意赅地对深奥的哲学作了通俗
的阐释，也可以说是进入高深的
贺麟哲学的一把金钥匙。

我去的这天是个少有的晴
天。晚上，天幕上有些微的星光，
让贺家大院呈现出一种“星垂平
原阔”的疏朗感。贺麟考上清华
大学，出川之前，先是在五凤镇读
小学，然后到成都读中学；他的童
年和少年时代，大部分时光是在
这里度过的。我想，在这样的屋
子里读书，肯定是可以读出上进
和阔大的。

不意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发
现天气大变：窗外白雾茫茫，成了
一片流动的雾海。我久久伫立窗
前，仔细观察窗外的景色。昨晚
葱翠的远山近树、风动时婆娑多
姿的竹林、“星垂平原阔”的院落
这时全都不见了，全为雾海所包
容遮没。四周很静。我能觉出浓
雾在窗外树上浓密的树叶上凝为
露珠，露珠在窸窸窣窣往下滴
落。俄而，浓雾在时光的催促下
开始变形，有的像奔马，有的像坐
佛……继而，散淡变形的浓雾好

像听到了一声集合号，迅即消
逝。贺家大院在寥落飘散的雾罩
下，好似琼楼仙阁。很快，窗外的
景色又恢复了昨天的原样原形。

这样的浓雾、这样急速的变
幻变形，还有露珠悄然滴答的声
音，不禁让我感动。我从来没有
见过如此深邃、广漫、富有层次、
急速变幻、回环宛转的雾。连绵
起伏的白雾，丝丝、缕缕、片片，如
同绵绵不绝的温柔波浪，轻轻拍
击着我的心扉。我有点伤感、有
点迷醉，又有点奇妙的喜悦，体会
出一种非凡的变幻美、深邃美。

我想，少年时的贺麟，一定在
故居多次看到过这样的雾。他对
故居雾中呈现出苏东坡诗“横看
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的意境，应该有深切独到的
体会；这会在他以后的哲学研究
中融会贯通。

毫无疑问，贺麟故居的雾，是
养人情怀的，也是锻炼眼力、提高
辨识力的，会成为贺麟生命中一
种带诗性的东西。他一定就是将
这种对雾的认识、辨析、感悟，从
故居五凤带到成都，又从成都一
路带到清华大学、带到美国奥伯
林学院和哈佛大学，带到德国柏
林大学……故居的雾，对他的一
生，肯定大有裨益。

在贺麟故居观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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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水经都江堰外江分流后成为金马河，继续
一泻千里，一路奔腾，浩浩荡荡流经温江境内，它在
川西林盘的褶皱里流淌了千百年，这里拐弯处，曾经
有一个当地人过船接驳的小渡口。

20世纪80年代的冬天，川西坝子总笼着层青灰
色的雾霭。寒假到了，我们兄妹3个，照例要去河对
面外婆家玩。我们踩着结霜的田埂往河边走。一到
冬天，金马河河床裸露成嶙峋的脊背，大大小小的石
头像被阳光晒化的巧克力，褐色的纹路里嵌着细碎
的贝壳。我们脱下鞋，赤着脚踩上去，冰凉的触感从
脚趾缝漫上来，哥哥总爱捡扁平的石片打水漂，看银
亮的弧线在水面蹦跳七下才肯罢休。行至河心浅滩
时，冰水漫过脚踝的刹那，妹妹总会夸张地尖叫，惊
起芦苇丛里栖息的白鹭，雪片似的翅膀掠过我们头
顶，在河面上投下细碎的阴影。

那时金马河上的桥还屈指可数，记忆中仅有两
座桥，一座在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双流擦耳镇，一座在
上游，离我家也是十几公里的三渡水大桥。春夏之
际，上游都江堰开闸放水，河水如千军万马奔腾而
下，下游河水暴涨，波涛汹涌，湍急的水流根本不可
能划船过去。只能等爸爸妈妈有空时骑着自行车绕
二十公里载我们去崇州外婆家。在冬季，枯水季节，
河水很浅，河床的石头沙地都裸露出来了，只有河中
央还有一条弯弯曲曲宽度十多米的河道，水流湍急
可以划木船到对岸。这样去河对岸的崇州外婆家，
我们就可以抄近路过河了。

对岸的渡口藏在芦苇荡深处，一艘孤独的老木
船像块被河水泡软的方糖，旁边河堤上还有一株高
大泡桐树。我们站在金马乡这边的河岸巨石上，把
冻红的手掌拢成喇叭状：“过船——来——啰——”
童声被河风扯成丝线，掠过结着薄冰的河面，惊飞了
枯枝上栖息的寒鸦。往往要等上一盏茶的工夫，对
岸的河堤上才会出现那个微驼的身影——老张伯总
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肩头的船篙比他高出半个
头，竹节处包着磨得发亮的铜箍，随着他的步伐在腰
间轻晃，发出细碎的碰撞声。

他踩着青石板台阶往下走时，鞋跟与石阶相叩，
嗒嗒的节奏混着河水的呜咽，成了渡口特有的晨
曲。枯水期的河床布满犬牙交错的石头，老张伯却
走得稳健，船篙在肩头扛着，摇摇晃晃，像在弹奏一
曲无声的民谣。待走到泊船的柳树林，他会先蹲下
身，用布满老茧的手掌抚摸系在歪脖子柳树上的缆
绳，仿佛在问候一位老友，然后才解开浸满河水的麻
结，木船便像只被唤醒的水鸟，轻轻摇晃着身子，准
备踏上新的航程。

老木船的甲板泛着陈年的桐油香，船舷上深深
浅浅的划痕，是无数次与礁石碰撞留下的勋章。老
张伯撑船时总爱哼川剧，沙哑的嗓音混着竹篙破水
的声响，在河面荡起层层涟漪。他握篙的手呈古铜
色，指节粗大如老树根，掌纹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河
泥。当船行至中流，他会突然把竹篙横在肩上，让我
们看水面下穿梭的鱼群，银鳞在阳光里闪烁，像撒了
一把碎钻。

我外婆家所在的红土村属于崇州江源乡，同时
位于崇州、双流、温江三县交界处，藏在石鱼河边一
片竹林深处，进村的路两旁是一大片竹林，还有开着
紫色木槿花的竹篱。每次渡船靠岸后，我们还要走
上高高的台阶，在种满桉树的河堤上走几百米，然后
又从另一端的石头台阶走下去，继续沿一条村道还
要走几公里的路程才能到外婆家。每次到村口总能
看见外婆围着蓝布围腰，站在一株柚子树下张望，我
们一走进，她接过我们湿漉漉的布鞋，用围裙擦着我
们冻红的小脚，嘴里念叨着：“河风凉，快回家，进屋
喝碗姜汤。”土灶台上的铜壶永远烧着滚水，铁锅里
焖着刚摘的青菜，腊肉的咸香混着柴火的气息，在老
屋的梁柱间流转。

记得有年春汛，金马河水涨得几乎漫过堤岸，浑
黄的水流裹挟着枯枝败叶从上游奔腾而下。妈妈带
我和哥哥去看生病的外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不得
不冒险去坐船。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妈妈坐在船里，
她紧紧搂着我，一只手紧紧抓住船舷，抓住我的手心
里全是汗，我看着老张伯将竹篙深深扎进漩涡，古铜
色的脊背绷成一张满弓。木船在浪头里颠簸，哥哥
不小心撞翻了放在船头的陶罐，泡菜的酸香混着河
水的腥气扑面而来。老张伯却不慌不忙，待船行至
下游平缓处，突然大喝一声，竹篙在水中划出优美的
弧线，木船便驯服地掉转头，朝着对岸的芦苇荡驶
去，惊起的水鸟在船尾留下一串清脆的啼鸣。

最难忘那个冬夜，我们在外婆家待得晚了，出门
时才发现下起了雨。老张伯的渡船早已停航，可我
们站在岸边正要发愁，却看见河面上亮起一点昏黄
的马灯。灯光越来越近，老张伯的身影在雨幕中若
隐若现，船篙上结着冰花，却执意要送我们过河。船
在风雨中前行，马灯的光晕在水面摇晃，老张伯的蓝
布衫早已湿透，却不停地安慰我们：“莫怕，老张伯的
船比金马河的石头还稳当。”靠岸时，他从怀里掏出
个焐热的红薯塞给我，红薯皮上还带着体温，在寒夜
里暖透了指尖。

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渡口老张伯的渡船不仅载
着往返两地的行人，还要载着两岸的烟火。清晨的
船舱里常堆着竹筐装的青菜、陶罐盛的豆瓣酱，还有
用荷叶包着的叶儿粑，那是河这边的乡亲带给对面
亲戚的心意。有次深秋，我看见老张伯蹲在船头，小
心翼翼地捧着个装着小鸡的纸箱，雏鸡的啾鸣混着
河水的哗哗声，成了最温暖的晨曲。他说：“对面江
源的王婆婆养的母鸡孵了小鸡，非要送两只给温江
金马的李大姐。这渡船啊，就是连接河两岸亲情的
脐带。”他摸着船舷上的木纹，眼里映着粼粼的波光。

去年清明回金马老街，我和妹妹特意绕去河边
逛，对岸那株泡桐树还在，满树繁花，而船和渡口都
不复存在了，河岸边的芦苇荡已被改造成金马运动
湿地公园，木栈道取代了曾经坑洼不平的砂石路。

我久久伫立河坝，思绪在渡口旧貌与新颜之间
回环，欣喜夹杂着怅然。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契机，
也是所有旧事物更迭的普遍规律。我老家的道路越
修越好、越修越多。特别是前几年新修的一座大桥，
钢筋混凝土的桥架横跨河面，在夕阳下，像一道美丽
的彩虹。而下游老街河坝对面，渡口和老张伯的渡
船早就消失了，成了老辈人心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远去的渡船
□周萍

踪
行行

又闻爆米花香
□李颖

感
情情

贺麟故居。

羊子山结构图。

物
风风

一天下午，下班回家路上，天
空忽然下起雨来。我又冷又饿，
在雨中踽踽独行。忽然，街道转
角处飘来一缕香味。我仔细一
闻，原来是久违的爆米花香。

卖爆米花的是一个年轻姑娘，
衣衫朴素，面目清秀。面前的手推
车上，摆着几袋爆米花、甜卷筒和
米花糖。她正眼巴巴地盯着大雨
出神。见有人来，她连忙热情地招
呼：“您要买爆米花吗？”我点点头，
微笑着说：“给我来两斤吧。”她愣
了一下，然后熟练地取袋、装袋、称
秤。所有动作一气呵成，有着与年
龄不相符的成熟和稳重。

我对姑娘顿生好感，和她攀谈
起来：“生意怎么样？”她望着远处
雨蒙蒙的天，言语中有深深的无
奈：“怎么说呢？天晴还将就。要
是遇上雨天，一粒也卖不出去。”

“既然生意不好做，何不换个工作
试试？”她摇摇头，苦笑着说：“大学
毕业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当过
打字员、服务员、代过课，还卖过水
果、冷饮，什么都干过。”顿了顿，她
又补充了一句：“现在什么生意都
不好做。”看着她年轻而略显疲惫
的脸，我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
她。两个人都沉默着。我知道，这
沉默绝对不是金。这沉默，有着不
能言说的苦衷和心酸，还有对现实
的无奈。“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忽然，她开口了，像说给我也
像说给自己。

我被姑娘的率直感染，话也
多起来：“一般什么年龄阶段的人
喜欢买爆米花？小孩子喜欢吃
吗？”“多半是年轻人和中老年
人。小孩子喜欢吃的人不多。”她
的话虽然在我的意料中，但我还
是略感意外。是啊，时代不同了，
小孩子能吃的太多太多，他们怎
么会看上普普通通的爆米花呢？
但对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们来
说，那可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小时候，一到农闲时节，爆爆
米花的师傅就走街串巷地吆喝：

“爆米花，爆爆米花啰！”听到吆
喝，我们拔腿就跑，然后把师傅团
团围住，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

“叔叔，爆米花怎么开花的？”师傅
抿嘴一笑说：“我让它开花就开
花。”“它能上天吗？”师傅又一笑：

“它不能上天，但能穿肠而过。”看
大家一脸懵懂，师傅边说边把行
头摆放在院坝里。此时，他像一
块巨大的磁铁，把我们的目光紧
紧吸附在他身上。他把一个连着
压力表的葫芦形带把铁器、一个
手摇风箱、一副铁架子、一个连着
编织袋的筒行物件摆在地上，然
后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地安风箱、
生炉火、架爆米机。

这时候，大人们端着面盆、撮
箕，提着口袋围过来：“师傅，多少
钱一斤？”师傅面带微笑说：“两毛
钱一斤。”“包谷才四角钱一斤，能
不能便宜点？”有人提出反驳意
见。“不能再便宜了。再便宜，我就
只有喝西北风了。”师傅做出准备
收拾摊子的样子。大人们开始在
背后算计开了：“我爆两斤爆米花
的钱，又可以买一斤包谷了。”“哪
能这样算呢？包谷能生吃吗？”“种
在地里又可以长出很多包谷呢。”

“没看见孩子们眼巴巴的样子吗？
一年就一次，满足孩子们的愿望
吧。”母亲总是这么善解人意。

他把风箱拉得呼呼作响，红
红的火苗上蹿下跳，映着他黑黝
黝、汗涔涔的脸。看师傅一脸严
肃，我们既紧张又兴奋，紧紧盯着
像葫芦一样的爆米机，心里默默
念叨着：“快吐爆米花吧！快吐爆
米花吧！”师傅不时看看机器上的
压力表。当指针越过指示线时，
他站起来说：“你们都离远点，我
要放炮了。”说完，他手握扳手，把
机器口对准早已绑好的布袋。我
们赶紧躲得远远的，并用手捂住
了耳朵。“砰”的一声巨响后，天空
升起一股白烟，白花花的爆米花
就出来了。那香味是那么浓郁、
香甜，至今都回味无穷。

关于爆米花的记载，最早可
以追溯到宋代。范成大曾在《石
湖集》中提到，上元节时，各地爆
谷的风俗，“炒糯谷以卜，谷名勃
娄，北人号糯米花。”他还在《吴郡
志.风俗》中写道：“上元……爆糯
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
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当新
春佳节来临时，宋人会将糯谷放
入釜中炒制，然后根据其膨胀的
程度和形状，来预测未来的吉凶
祸福。因此，爆米花占卜在宋代
得到广泛应用。不仅普通老百姓
会用，一些文人雅士也对它情有
独钟。从大文豪苏轼的诗句“爆
谷卜年丰，时和岁自同”中可以一
窥端倪。

在明代，爆米花占卜达到鼎
盛。“东入吴城十万家，家家爆谷
卜年华。就锅抛下黄金粟，转手
翻成白玉华。红粉佳人占喜事，
白头老叟问生溽。晓来装饰诸儿
女，数点梅花插鬓斜。”李戒庵的
诗就是当时人们用爆米花占卜的
最好证明。爆米花占卜看似简
单，却蕴含着古人对于自然和生
命的敬畏，也映射出古人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企盼。

爆米花不仅味美，易消化，
还承载着很多历史意义，支撑和
见证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尽管
电影院、歌舞厅和商场里有很多
加了奶牛味的爆米花，但我还是
喜欢街头的爆米花。就像我不
管身在何处，仍然忘不了家乡一
样。家乡味永远是我心中最纯
正的味道，具有不可代替性。街
头的爆米花，是农耕文明的再
现，是我们那个年代最美好的记
忆。它芳香隽永，历史悠长，值
得我一生回味。

爆米花。

有言“蜀犬吠日”，是说以成
都为中心的蜀地，冬日漫长;好
些时日，阴雨绵绵，连月不开;待
到春和景明之时，游荡田间的
狗，猛然见到春阳灿灿，因为不
认识，感到惊奇，或许还有欣喜，
都要狂吠。

这样的日子，在一望无边，
二望无际的成都平原上，离成都
30多公里的金堂五凤古镇，更
有一种别样的神奇。这里浓荫
耸翠，四面环山，中有一条流水
潺潺的小溪；四周均匀摆布着五
条风姿绰约的小街：金凤、青凤、
白凤、草凤、小凤。站在高处朝
下一看，五条叫凤的小街真像五
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每根翎毛都
闪闪发光。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


